
第二十九章 斯大林的乐趣 

  大概，在斯大林“肃掉”对自己唯一的、完全无私的朋友叶努启则之后，在林大林的无数件犯罪行为中，已经没有任

何一件会使我们感到惊奇了。然而我想，读者们将不会没有兴趣了解另外一桩杀人罪的详情。这里所谈的是杀害与斯大林

关系特别密切的克里姆林宫卫队队长保克尔。  

  保克尔原系匈牙利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征入奥匈军队，一九一六年被俄军俘虏。十月革命爆发时，保克尔

并没有返回故乡：他在那里没有家，没财 产，也没前途。入伍前，他是布达佩斯轻歌剧院的理发师，同时还给一位名歌唱

家当差。他自己也向往着名望，并喜欢吹牛，似乎轻歌剧院的演员们在他身上发现了 “卓越的戏剧天才”，争先恐后地请

他登台。  

  看来，保克尔并没自吹自擂，他确实具有喜剧演员的才能。人们可以看到，他模仿上司的姿态是多么惟妙惟肖，讲起

笑话来真可谓妙语连珠。但我认 为，他真正的天赋是丑角表演艺术，只有在这样的舞台上，他才可能获得梦寐以求的名

望。为了使保克尔的肖像更加完整，还应该添上几笔：他的嘴唇红得令人难以 置信，而且很有由感；一对乌黑发烫的眼珠

总是盯着克里姆林宫的要人和高级官员，而且总是流露着由衷的钦佩和狗一般的忠诚。正是这些相当谦恭的德性，才使保 

克尔没有在俄国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完蛋。  

  保克尔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后，被派到肃反委员会工作。知识贫乏和对政治漠不关心，使他在那里只担任了一般行动队

员的职务，从事逮捕和搜查工作。 他这项工作缺乏与高级领导接触和得到提拔的机会。考虑到这一点，他决定利用自己在

故乡就有的手艺和本事，不久就成了肃反委员会副主任明仁斯基的理发师和私 人勤务兵。作为一个沙俄大臣的儿子，明仁

斯基很赏识这个伶俐的仆人。从此以后，保克尔就一直跟在他身后。甚至明仁斯基一九二五年去德国治病时，都带上了保 

克尔。  

  渐渐地，整个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人员都感觉到了保克尔的影响。明仁斯基任命他当了行动局局长。列宁逝世后，当

时的克里姆林宫卫队队长阿布拉姆·别列尼基被解除了职务，保克尔就开始负责斯大林和其它政治局委员的安全保卫工作。 

  保克尔很投斯大林的胃口。斯大林并不喜欢自己周围的工作人员是些矢志效忠于革命理想的人，他认为这种人不可

靠、危险。一个为崇高理想献身的 人，要追随某个政治领袖，只会是在他把这个领袖看成这一理想的传播者的时候。如果

他看出这个领袖出干个人利益而抛弃和背叛了崇高的理想，就会立即把昨天的 偶像视为今天的敌人。就这个方面来说，保

克尔是绝对可靠的：他的本性决定他绝不会有什么崇高的理想，甚至犯错误也不会去当政治反对派。除了个人升官，他对 

什么都不感兴趣。而官帽这种商品，他要多少斯大林就可以给他多少。  

  列宁的私人卫队只有两名成员。列宁被卡普兰枪伤后，卫队人数也不过增加到四人。但斯大林掌权后，为自己建立的

卫队竟由几千名特工人员组成，还 不算各分局那些时刻守在附近，并处于全戒备状态的特殊部队在内。如此庞大的警卫部

队就是保克尔为斯大林建立起来的。单是从克里姆林宫到郊外斯大林府评那三 十五公里长的公路上，就有三千多人负责警

卫。其中有便衣，有乘车的巡逻队，并配有复杂的警报系统和通话机。  

  这支人数众多的秘密队伍，分布在整个斯木林行进路线沿途各处的房屋里、灌木林中、树木背后。不相干的汽车那怕



是停留一分钟，立即就会被便衣包 围起来，检查驾驶员和乘客的证件，盘问出车目的。只要斯大林的汽车驶出克里姆林宫

大门，这条三十五公里长的公路就立即被宣布处于战时状态。在轿车里，斯大 林身边总是坐着身穿军官制服的保克尔。  

  阿布拉姆·别列尼基仅仅是列宁和其它政府成员的卫队长。他严格地保持了自己与被保卫官员之间在职务上的等级距

离。而保克尔所占据的地位，竟使 政治局委员们都认为他几乎可以与他们平起平坐了。他把向他们提供食品、衣物、汽

车、别墅的权力集中在自己一人之手；他不仅能满足他们的欲望，甚至还知道怎 样点燃他们的欲火。他为政治局委员们从

国外进口最新式的汽车、良种狗、名贵的酒类和无线电收音机；为他们的夫人从巴黎买来衣料，丝绸制品、香水及其它大

批 使她们心满意足的奢侈品；还给他们的孩子购买贵重的玩具。保克尔仿佛变成了一个圣诞老人，唯一不同的是，他一年

四季都在分送礼品。正因为如此，他在全体政 治局成员的妻室儿女中特别受宠。  

  过了没多久，克里姆林宫的居民们就不再将保克尔仅仅看成个有求必应的物品供应者了。他开始被视为一个熟悉克里

姆林穹上层人物私生活的人，一个 掌握着大量足以破坏“国际无产阶级领袖”们的威望的隐私细节的入。例如，时刻处于

保克尔的人保护之下的伏罗希洛夫是不会对他隐瞒自己同一位正在上升的芭蕾 舞明星的私情的，要知道，保罗希洛夫正是

借助于保克尔的魔棍，刚刚修起自己的第三栋，也是专供这位女舞星使用的别墅。还有，另一位政治局委员搞上了一个工 

程师的妻子。结果，工程师被送进了精神病集中营，而那位很有威信的政治局委员的夫人则自杀未遂。总之，许多耸人听

闻的家庭风披，就发生在保克尔派去保护这 些家庭的噗罗的眼皮底下。因此，无论政治局委员们如何装腔作势，如何自命

不凡，心里却很明白，这一切在保克尔眼里能值得几个钱。  

  保克尔对斯大林甚至比对克里姆林宫的其它高级官员更不拘礼节。保克尔认真研究过斯大林的各种嗜好，学会了揣摸

他那些最微妙的想法。发现斯大林 喜欢吞食大量肉质粗糙的俄罗斯鲑鱼，保克尔就从国外定购味道更鲜美的鱼类。从而博

得了斯大林的欢心。俄国伏特加上外国名菜，保克尔达下可是露了脸，他居然 成了经常陪伴领袖狂欢的酒友。发觉斯大林

非常喜欢开猥亵的玩笑和讲反犹太人的起事，保克尔使四处收集材料，随时为斯大林提供新鲜的话题。作为扮演丑角和说 

俏皮话的人，无人能与保克尔相比。就连斯大林这个天性阴沉、不苟言笑的人，也会因他的玩笑笑得前躬后仰。  

  保克尔暗中观察到，斯大林很爱照镜子，经常整理发式，特别喜欢抚摸自己的小胡子。他从中断定，领袖绝非那种不

注意自己仅表的人，在这一点上， 与凡夫俗子没有两样。于是，保克尔亲自为斯大林的服装四处张罗。在这方面，他表现

出了罕见的创造力。看出斯大林希望“增加”点身高，喜好高跟鞋，保克尔就 决心让主人增高几厘米。他为斯大林发明了

一种特殊的高跟鞋：外皮巧妙地掩着了部份增高的后跟。斯大林穿上这双靴子，往镜子前一站，顿时喜形于色。可他还不 

满足，又吩咐保克尔，每次上列宁陵墓时，预先在他要站的位置上放一块垫脚的小方木块。这些把戏使得许多只能从远处

或报纸的照片上看见斯大林的人产生了一种 错觉，似乎斯大林是个中等身材的人。可实际上，他的身材只有一米六三左

右。为了保持这种错觉，保克尔便为斯大林定制了一件下摆直到鞋后跟的特长军大衣。  

  作为过去的理发师，保克尔亲自担负起给斯大林刮脸的任务。在此以前，斯大林看上去从没认真刮过脸。这是因为他

脸上布满了痘痕，而他惯用的保险 剃刀又难以把那些凹陷处的毛发利干净，这些残剩的胡渣反而使他的脸显得更加凸凹不

平；理发师的刮脸刀斯大林又不敢信任，只好容忍自己这美中不足。现在总算 有了保克尔，对他，斯大林是完全信任的。

这样一来，保克尔就成了第一个获准把刮脸刀刀刃伸向领袖咽喉的人。  

  与斯大林及其家庭有关的任何东西，都必须由保克尔经手。未经他的许可，连一小块食品都不可能出现在领袖的餐桌

上。未经他的同意，任何人都进不 了斯大林的住宅或在郊外的别墅。保克尔无权擅离岗位一分钟，就是中午，把斯大林送

到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之后，他也得赶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行动局，向明仁斯 基和亚果达汇报当天的情况，然后才有空同

朋友们摆谈一下克里姆林宫最近的新闻和流言。  

  保克尔很健谈。每时每刻我碰到他，总看见他在兴致勃勃地向人谈论那座奥林匹斯山上所发生的事。  



  “为了他，我头发都愁白了！”有一次，保克尔对自己的副职沃洛维奇抱怨说，“有这样一个儿子，真是极大的不

幸！”  

  “啊，我还不知道你有了儿子。”我说道，他的话使我很惊奇。  

  “不，不对，我在说主人的大儿子，”他解释说，“我们有四个便衣跟踪他，仍然无济于事。最后，还是主人吩咐把

他关起来才算了结！”  

  保克尔说的是雅科夫·朱加叶维利，斯大林第一次婚姻的儿子。斯大林憎恨这个儿子，这个儿子也同样以憎恨来回答

他。  

  由于经常执行斯大林交办的最微妙的事务，保克尔几乎变成了他的一名家庭成员。的确，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对他

一直很冷淡，拘束。但斯大林的孩子们，瓦西利和斯维特兰娜却非常喜欢他。  

  记不清是一九三二年还是一九三三年，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此事是交给保克尔办理和执行的，它揭示了斯大林

的一个秘密嗜好，以及由保克尔承 办的一些任务的独特而微妙的性质。事情是这样的，内务部驻捷克斯洛伐克情报站站长

斯米尔诺夫（格林斯基）从布拉格回到莫斯科。斯鲁茨基听完他的工作汇报之 后，请他到保克尔那里去一趟，因为保克尔

有件什么任务与捷克斯洛伐克有关。保克尔预先警告斯米尔诺夫；他俩的谈话绝不准外传。然后，他从保险柜里取出并打 

开一本不堪入目的春宫画册，递到斯米尔诺夫面前，这使后者大吃一惊。保克尔看出斯米尔诺夫又惊又窘，就解释说，这

些画是革命前一位有名的俄国画家画的，在 侨居捷克斯洛伐克的俄国侨民中，肯定还能找到一些这位画家的类似作品，必

须尽一切可能把它们买到手；但一定要通过中间人，那样才不会使任何人猜到是苏联大 使馆要买这些画。“为此，请不要

吝啬金钱。”保克尔补充说。  

  斯米尔诺夫是在一个被流放的革命者家庭中长大的，早在沙俄时代就入了党。他对保克尔居然让他完成这种任务而感

到气愤，并拒绝执行。出于极度的 愤怒，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些朋友。但斯卢茨基很快就把他的愤怒压了下去，并再次警

告斯米尔诺夫要守口如瓶：那些画专为主人买的！就在同一天，构务部的人民 委员阿格拉诺夫又把斯米尔诺夫找去，以威

胁的口吻重复了那个警告。很久以后，亚果达的老朋友亚历山大·沙宁（一九三六年，我被委命为他的副职）告诉我，保 

克尔在很多西方和东方国家里为斯大林购买了不少类似作品。  

  斯大林对自己这个忠实的，肯卖命的，不可缺少的助手，给予了慷慨的奖赏。他送给保克尔两部汽车——一部轿车，

一部敞篷小车，授予他整整六枚勋 章，包括一枚列宁勋章。但保克尔的生活很难称得上幸福。他经常向朋友们发牢骚，说

自己没有私生活，而且基本上没有供自己支配的时间。这是真话。不管斯大林 是否需要他（而一天二十四小时任何时候都

可能需要他），他都得呆在岗位上，至少也得在附近的什么地方。莫斯科发生的任何事——火车出轨或者火灾，政府成员 

意外死亡或者地下铁道的隧道滑坡——保克尔的人都应该第一个赶到现场，而保克尔本人则必须立即将事件的全部细节准

确地报告给斯大林。  

  不过，保克尔的这种生活，依他看来，也有快乐的一面，也存在只有他一人独享的满足之处。例如，他喜欢军装成

瘾，为此还闹出不少笑话，逗得朋友 们非常开心。每次在红场举行阅兵式的时候，保克尔看上去活象一个轻歌剧中的滑稽

角色。他总站在列宁墓的台阶上，肚皮滚圆，又紧绷绷地捆着根皮带，蓝色的马 裤格外刺眼，还要蹬上一双锋亮的皮靴。

那身打扮，活象个沙俄时代的警察。  

  当衣着考究的保克尔坐在敞篷汽车里沿莫斯科街头行进时，总是不停地按响特制电喇叭。交通警赶紧中断交通，垂手

立正。而这位肇事者，虽然心中因意识到自己地位显赫而无比得意，却让自己那张不大的面孔露出威严的神情，并大睁着



一双恶狠狠的眼睛。  

  保克尔还有一个嗜好是上剧院。只要能争取到个把小时自由时间，他就会出现在歌剧院他的包厢里。而幕间休息时，

他还要跑到后台去，听听演员们欢 迎他的掌声。大概，只有在这几分钟中，保克尔才会想到，他的生活道路是多么离奇

啊：从一个布达佩斯轻歌剧院不起眼的理发师，成了斯大林手下一个高高在上 的，全莫斯科戏剧名角都得讨好巴结的大

官。  

  有一天晚上，斯大林正同保克尔坐在一起饮酒，突然接到外交部报告，说是蒋介石开始大规模逮捕中国共产党人， 

以及中国当局搜查了在北京的苏联 大使馆。（事情发生在一九二七年）。这些暴行的发生，与斯大林制定的缺乏远见的对

华政策和他假惺惺地与国民党调情不无关系。斯大林被蒋介石的“两面派”激 怒了，命令保克尔立即逮捕在莫斯科的全部

中国人。  

  “对中国大使馆怎么办？”保克尔想知道。  

  “除了外交官，其它中国人一个也不要放过！”斯大林做了明确的指示。“到明天早上，在莫斯科的中国人，必须一

个不漏地进监狱！”  

  保克尔立即着手执行命令。他动员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中可以找到的全部工作人员，抓了整整一夜。从洗衣店老板到

陆军大学教授中文的老教授，全都落到了他们手中。  

  翌日早晨，保克尔向斯大林交上了完成任务的报告。斯大林吃早饭时，保克尔在一旁叙述了行动中发生的种种可笑细

节，逗得斯大林格外齐心。他还象演滑稽戏一样，表演那些中国人突然被抓时的惊恐表现，模仿他们那可笑的口音。  

  几个小时以后，当疲乏不堪的保克尔正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自己的办公室里睡觉时，斯大林的私人秘书打来电话，把

他从床上叫了起来，说是“主人”要立即见他。同时，秘书还神秘地警告他：主人情绪不好。  

  原来，共产国际的一位领导人（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是皮亚特尼茨基）打电话到斯大林秘书处，问斯大林是否知道，

这天晚上竟逮捕了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全部中国人和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全部中国籍学生。  

  “就是说，你逮捕了全部中国人？”保克尔刚走进办公室，斯大林就问。  

  保克尔一愣，他怀疑出了什么不愉快的事，但又猜不出来，便回答说，他已竭尽全力，一个中国人也没放过。  

  “你对此深信不疑？”斯大林凶狠地追问。  

  保克尔肯定地回答：是的、深信不疑。  

  “而那些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学生呢？你也抓啦？”  

  “是的，当然，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保克尔提高声音说，“我把他们直接从床上……”  

  保克尔还没来得及把话讲完，就感到脸上挨到了重重一击。  

  “蠢货！”斯大林喊叫道，“立即把他们放了！”  



  保克尔象是被开水烫了，一下子蹦了出去。  

  这件事之后，对如何继续使用保克尔，斯大林很是忧愁。一般来讲，斯大林对待私人卫队是客气而有分寸的。他知

道，一个可以接近他这种要人的警卫 人员如果受了委屈，很可能挺而走险。而保克尔是卫队的总头目，其危险性就得加倍

增大。在发生了这一切以后，难道还能象过去一样信任他？照理说，保克尔应该 被撤换。但斯大林被他伺候惯了，同他相

处太深了，对他太有好感了，已经很难同他分手。当然，要让保克尔留在原来的位置上，首先必须做的事，就是减轻那一

记 出乎意外的耳光给他带来的委屈。  

  释放了全部中国共产党人，保克尔返回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自己的办公室，在那里一直坐到深夜。他不知道，自己是该

到克里姆林宫去护送斯大林回郊外别墅呢，还是继续坐等斯大林亲自召他去。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半夜一点左右，保克尔身旁桌上那架直通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响了起来。听筒里传来斯大林非常亲切、温和的低

语，“主人”对保克尔没上他那里去感到奇怪。幸运的保克尔立即飞车进了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的秘书们用戏谑的微笑迎接他，向他高声祝贺。“怎么回事？”“见到主人您就知道啦。”  

  斯大林送给进门的保克尔一个小盒子，里面放着枚红旗勋章。他握握保克尔的手，又递上中央颁发的嘉奖令副本，内

称，保克尔“因圆满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而受此奖。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人员们就此而讥笑说，保克尔不应该把这

枚勋章挂在胸膛上，而该挂在吃了苦头的面颊上。  

  保克尔是个感情非常外露的人，对他来说很难把“主人”生活中的事情藏在心中而不向朋友们倾述。据我看来，保克

尔大概压根就没想到，他所讲的事 情会使自己的庇护人威信扫地。他对斯大林的崇拜过于盲目，对斯大林那无限的权势过

于确信，甚至没意识到斯大林的举动是否合乎最起码的人类道德标准。  

  保克尔讲出来的斯大林的故事，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关于他十分残忍的故事，开场白通常是“噢，当他怒不可遏

之时……”第二类是关于他的政治手腕——“瞧呀，他是怎么牵着他们的鼻子转圈的……”第三类则是关于斯大林如何器

重他保克尔的——“出色的工作，保克尔……”  

  我有机会听到很多这类故事，这里只转述几件最具代表性的。  

  一九三二年七月上旬，斯大林在保克尔和大队卫兵的护送下，抵达索奇附近的黑海海滨别墅休养。保克尔在他身边呆

了几天之后，便被派去加格拉，视 察一幢新别墅，它是格鲁吉亚共和国送给斯大林的礼物，是贝利亚下令修建的。保克尔

在那里滞留了一夜。他返回索奇之后，立即获知，当他不在的时候，这里发生 了一件事；照他看来，属于“啊，当他怒不

可遏之时……”那一类。  

  那天夜里，斯大林被附近什么地方的狗吠声惊醒。他起床走到窗户前，问道：“狗在那里呼什么，不让人睡觉

啦？”外面值班的卫兵回答说，这是旁边 一幢别墅的狗。“找到它，用枪打死，它影响我睡觉！”斯大林粗暴地命令道，

砰的一声关上了窗户。早上起床后，他情绪蛮好，并开始用早餐。当坐在餐桌旁时， 他突然想起了那条惹祸的狗，便问一

位卫士：  

  “把狗打死了吗？”  



  “狗跑了，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卫士回答。  

  “你把狗打死了吗？”斯大林重复了一遍。  

  “狗被牵到加格拉去了，”卫士回答，并解释说，这是一条经过特殊训练的为盲人引路的牧羊犬。是农业部一位工作

人员专门为自己的父亲从德国带回来的，他父亲是个老布尔什维克，眼睛瞎了，狗是他的向导。现在，老头子已带着狗离

开了这里。  

  斯大林吐去嘴里的食物，又扔掉手中的东西，发疯般地大叫一声。“立即把他们给我抓回来！”惊慌失措的卫士赶紧

用电话同去加格拉沿途的边界哨所 进行了联系，终于把老头和狗弄回了斯大林的府邸。斯大林得到呈报后，便来到花园

里。果然，不远处立着个瞎跟老头儿，手中牵了一条狗。  

  “下命令就是为了要执行这些命令，”斯大林指出说。“把狗牵远一点，用枪打死……”  

  保卫人员上去想把狗牵走，可它却竖起背毛咆哮起来。他们只好要求老头子跟他们一块走，这样，狗也就跟他们一起

走了。斯大林一直没进屋去，直到花园尽头传出两声枪响之前。  

  还有一个属于这类“啊，当他怒不可遏之时……”的典型事件，其全部细节，人们不止一次地听保克尔讲过。  

  有一次，在索奇休假的斯大林沿着黑海岸向南方的巴统作了一次短途旅行，并在一幢政府官邸逗留了几天，因为格鲁

吉亚当局为欢迎他在那里举办了一 个盛大的宴会。在名目繁多的山珍海味中，有一道菜很特别，由格鲁吉亚厨师将活蹦乱

跳的小鱼儿扔进沸油中烹制而成。作为精通格鲁吉亚菜的美食家，斯大林对这 道菜很是称赞，但他同时又不无遗憾指出，

如果这道菜是用另外一个品种的小鱼做成，味道就会更加鲜美。  

  保克尔一听暗暗高兴，因为这又是一个可以讨好斯大林的机会。他马上表示，明天的餐桌上就将出现这道菜。但客人

中的捕鱼迷却认为这未必能办到，因为那种鱼在这种季节都躲藏在湖底，不会浮到水面上来。  

  “契卡应该具有能把一切东西都弄到手的本事，包括湖底的鱼。”斯大林煽动性地回答道。  

  这句话听起来就象是号召契卡人员去发挥他们在职业上的聪明才智。所以，当天晚上，一组斯大林的卫士便带着几个

格鲁吉亚向导进了山，来到一个有 很多鱼的湖边。他们还带去了一箱手榴弹。黎明，手榴弹的爆炸声震醒了离湖不远的村

庄。村民们纷纷涌向湖边。这里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呀。可是湖面上这时已 布满了成千上万条死鱼和被震昏了的鱼。保

克尔的人正从船上或岸上观察着水面，耐心地寻找着他们所需要的那种鱼。  

  村民们提出了抗议，并要求掠夺者趁早赶紧离开。但契卡人员们对此不予理睬，继续用手榴弹炸鱼。为了捍卫自己的

财产，村民们朝着沿湖岸散开的不 速之客扑了过去。有的人则奔回村里，拿来了草叉和猎枪。不过，事情还没有发展到相

互射击的地步。经过一场短暂的冲突之后，契卡人员们灰溜溜地回去了。在冲 突中，村民一方“参战”的主要是妇女。  

  卫士们回到别墅时，一个个看上去狼狈不堪：有的脸被抓破了，有的眼睛浮肿，还有的手脱了臼。可筐里装的却全是

一条条斯大林感兴趣的那种鱼……  

  斯大林得知了这件事的经过，立即命令格鲁吉亚的“机关”将这个村里除了小孩和年老体弱的老人以外的居民全部逮

捕，并以“反政府叛乱”罪发配到哈萨克斯坦。  



  “我们要让他们看看，这个湖泊究竟是属于谁？”这位“人民的父亲”幸灾乐祸地说道。  

  保克尔没有参加莫斯科审判的准备工作，保卫斯大林和其它政治局委员的工作更为重要。但大概是认为参加审判工作

的内务部工作人员都会荣获勋章，保克尔也决心插一手，也为自己捞上一块。他自告奋勇地逮捕了几个原反对派成员。  

  一九三七年夏天，大部份内务部领导已经被捕，这时，我在巴黎一丬咖啡馆里偶然遇见了外事局的一个秘密间谍。这

也是个出身匈牙利的人，同保克尔是老朋友。我以为他刚从莫斯科来，由于想了解一下有关国内肃反运动的最新消息，就

走过去坐到了他的桌旁。  

  “保克尔的情况如何，一切正常吗？”我开玩笑地问道，尽管我绝不相信逮捕浪潮会触及保克尔。  

  “您怎么可以开这种玩笑？”匈牙利人打心眼里感到委屈和愤怒。“保克尔对于斯大林来说，比您想象的更为重要。

斯大林对他比朋友还亲……比兄弟还亲！”  

  顺便谈谈，这使匈牙利人还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为纪念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

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设立，斯 大林为这一部门的领导人举办了一个小型宴会。被邀请赴宴的有：叶若夫，弗里诺夫斯

基，保克尔和其它几位契卡人员。当出席者都差不多喝醉了时，保克尔为斯大 林做了个即兴表演。他叫两位同事扮作狱中

看守，挟着他，而他自己则扮演被押往地下室执行枪决的季诺维也夫。绝望的“季诺维也夫”吊着两名“看守”的肩膀， 

两腿拖在地上，嘴中大声哀嚎，眼光里充满恐惧。到了屋子中间，“季诺维也夫”跪在地儿死死抱住一个“看守”的靴

子，惊恐万分地呼叫起来：“请……看在上帝 的面上吧，同志们……请叫叫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斯大林观看着这场表演，哈哈大笑。客人们见他很喜欢这出戏，便争先恐后地要求保克尔再来一遍。保克尔照办了。

这一次，斯大林简直笑疯了，捧着 肚子，弯着腰。保克尔又为自己的表演增加了一段新情节：他没再跪下去，而是直挺挺

地站着，向着天花板伸出双手，高声呼喊：“请听我说呀，犹太，我们的上帝 是同一个上帝呀！”斯大林实在支持不住

了，他笑得岔了气，不得不向保克尔打手势，叫他停止表演。  

  一九三七年七月，我们在国外听到传闻，说是保克尔好象被解除了斯大林卫队长的职务。年底，我又打听到，克里姆

林宫卫队的头头们全换了。当时我 还认为，斯大林会放过保克尔的；要知道，保克尔不仅与他脾胃相投，而且还卓有成效

地保卫了他整整十五年的生命。然而，就连对这个人，斯大林也没表现出一点 人性。一九三八年三月，在第三次莫甲审判

中，亚果达在自己的交待中说，保克尔是名德国间谍。听见这话我就明白了：保克尔已经不在人间。 


